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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生存境遇如何，长期以
来都是作家和文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也催生了
一批直面乡村实际的有影响的非虚构纪实性作品，对
于帮助人们客观认识“三农”不无裨益。近期孙翠翠发
表的报告文学《最后的龙爪沟》是其中值得特别关注
的佳作。 作者怀着深切的忧思和内敛的悲悯与心痛，
真实地揭开中国北方部分乡村艰囧两难的生存困境，
客观地反映出城乡二元对立导致人口阶层流动性困
难与城乡阻隔， 以事实印证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
性、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振兴之难、之繁重。

对农民而言，城市并不美好；而他们扎根立足的
乡村，同样并不美好，甚至更为悲催。他们似乎已变成
了时代的弃儿。他们的命运，关系着乡村的命运，也关
系着中国的未来。 《最后的龙爪沟》不是投向故乡哀婉
的最后一瞥， 不是一曲献给乡村和农民的悲歌或挽
歌，而是一首催人警醒、发人深省的思乡曲、怀乡曲，
更是一首呼唤乡村振兴、重整河山的长调。

《最后的龙爪沟》仿如一声叹息，留下了一帧有价
值的历史存照与时代见证，留下了历史转型期的一段
剧痛记忆。 它是当今农村社会调查的一份有效样本，
亦将成为国家记忆和民族历史的一份珍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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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翠翠的报告文学《最后的龙爪沟》，真实
关注和动情书写的虽然是中国东北一个偏僻
地方龙爪沟的历史和现状， 是这里生长和生
活的人们的现实人生故事，但是，在中国这样
一个很多年社会政治管理体制非常相似的环
境下， 其实也是中国边远乡村社会农民人生
命运的一种十分真实形象的文学表达， 具有
很真实普遍的历史保存和现实认识价值。 在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很多人生活命运激烈改变
的时候， 真实地记录和捕捉书写这其中丰富
剧烈的改变情景， 书写人们在精神情感和生
活经历过程中的各种际遇表现， 是文学走向
社会人心内里，感受社会生活的重要使命。 作
为以密切关注社会现实转机内容为重要特性
的报告文学，孙翠翠的《最后的龙爪沟》，具有
分明的社会历史书写和现实文学表达价值。

龙爪沟曾经是一些人们赖以生存生活，
由种植人参逐步发展起来的地方。这里偏僻、
贫穷，可这里却是像张景林、孙振全、孙吉业
等百十户人家多年落地生根的地方。 他们在
这里耕耘劳作，艰难度日，繁衍生息，在这里
经历社会的风雨， 在这里铺展和寻求自己的
人生。《最后的龙爪沟》就是围绕这里人们的
过去、 现今和未来展开的真实记述， 非常具
体，非常深入生动，在抵达人们的心灵情感和
日常生活实际中完成了自己个性的书写和观
察思考。作家在一个点上深入铺展，在一个个
活生生的人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会， 使龙爪
沟这个小地方， 富有中国农村农民经历和命
运曲折改变的典型性及重要的实证作用。

在传统的农业中国，“土地是农民最基本
的保障，是农民最后的精神栖息地”。 此前很
长时间里， 国家是依靠农民来供养和维持运
转的。所以，农民被用各种政策和手段“囚困”
在土地上，为国家生产粮食和其它物资，没有
流动的自由。多少年来，农民是生活在社会最
底层的人们。他们对国家，只有服从、劳动、付
出、 却很少得到来自国家方面的更多关爱和
扶持。 龙爪沟的人们，忍受饥寒交迫的辛劳，
却只能得到很少的收入， 除去交公， 所剩极
少。 他们住破烂的泥草房屋，忍饥挨饿，生活
拮据， 青年男女结婚也只能住在大通铺的土
炕上。 李廷梅的父亲，因为贫穷和偏僻，水痘
没有出来，人硬是被憋死了，妹妹因为饥饿，
吃了太多的树皮粉， 无法大便竟活活地折磨
死了；老蒯的丈夫老吴，因为没有粮票和钱进
城看病，回到家没有几天就死了；成子是个聪
慧的孩子，自小期望努力学习离开农村，考进
清华大学，可是因为自己的农村经历、身份和
贫穷，在高二时，学习尽管优秀，可却忍受不
了物质和精神的压力最后因喝酒脑出血突然
就死了；孙振利和他的母亲，即使强忍艰辛，
后来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弃学的悲痛情形等
人生命运损伤故事，都非常的震撼人心。作品
事实再现的这许多内容， 让人真切地感受到
土地是如此冷酷地拘囿了龙爪沟的人们，强
劲地左右着人们的命运。 龙爪沟的人们也迫
切地期望走出去，到城市里去讨生活，为此，
他们几乎不顾一切，求学、打工，目标就是到
城市里生活。进了城，用李明红的话说：“无论
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撕裂了血肉，也必须
在城里坚持下去。 ”

可是， 当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伴随着国家
社会政策环境的改变到来的时候， 人们却才
感到自己进城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虽然有
人求学成功成了教授， 有像李明红这样进城
打工而接近成功的人， 但更多的人却总因为
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倍感苦恼和忧伤。 张景林
夫妇进城谋生，虽然挣钱似乎较乡下容易，可
城市的莫名鬼道和对于他尊严的蔑视却让他
无法接受， 他宁愿再回到农村过艰难平静的
生活，也不愿“成为城市人的‘玩物’”；李廷梅
怀着激情到城市打工， 可一片好心却被骗子
给击碎了；大于两口子进城到女儿家生活，感
受到城市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艰难及生活习
惯的不适应（一周竟然不能排便） 等艰困情
景， 使龙爪沟的人们对前途命运的选择有了
困惑。“继续种地，还是拿钱离开？ 他们迷茫，
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然而，即使要面对
很多的艰难和痛苦，除了像老辈的张景林、孙

振全、大于等还在坚持外，年轻一代的龙爪沟
人， 似乎就剩下像柱子这样的有点歪邪的人
们了。 李明红在城里的家内发生了冲突和不
快，想回到龙爪沟倾诉释放和寻找解脱，但当
她回到老家时，却“彻底失望了。当年的旧友，
一半以上都走了，有威信的老人没的没、老的
老， 龙爪沟已经不再是李明红心里的龙爪
沟。 ”在农村和城市生活的严重纠结中，龙爪
沟在面对着从未有过的艰难抉择！ 开发商正
怀着虎狼一般的心思在窥视着龙爪沟这块土
地！

孙翠翠在《最后的龙爪沟》里，用真实鲜
活的人物故事， 曲折纷繁的人生命运改变情
形书写的这些内容， 使我们历史和现实地接
触感受到了， 在现今的中国， 偏远地方的农
村、农民和农业的存在状态，发现了作为农民
身份的人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土地和命
运之间表现出的深层纠结及无奈情景。 这些
真实的人物命运故事， 使孙翠翠这个生长并
走出龙爪沟的女子， 多年深入农村的年轻记
者，对农民与土地、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发展
的观察思考个性而深入。 农村日益衰败和空
寂，城市充满了诱惑，可农民进城却似乎要面
临许多的困惑与痛苦。 作家在忠实于事实的
现象上理解和生发， 写下的很多词语引人深
思。 像“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是农民最
后的精神栖息地。 农民一旦失去了这最基本
的保障，最终会怎样呢？ ”你即使甘愿忍受艰
辛到城市打工，可是“想要顺顺利利地在城市
生活，你必须拥有三个要素：身份、单位、关
系。 这三个要素，是一颗种子在城里发芽的土
壤。 如果你没有身份、又没有单位、再没有关
系，你就永远是一个漂泊者，一颗扎不了根的
种子，要么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腐烂，要么
成为别人的食物。 ”“城里没有土地的，就算是
他把全部的身都长满了小绿芽， 也无法在这
坚硬的水泥地上扎下根， 更无法长成一棵
树。 ”“她在城里生活得不开心。 城市像一碗
水，而她大霞，无论多努力，她都是碗里的一
滴浮油， 永远永远地无法消融在这碗水里”

“农民的脸面，都长在那块土地上，离开了土
地，哪里还有什么脸面可言。 ”人们努力设法
走进城市，可人们却总在“等一个机会，能把
满山的树变成钱的机会。 ”这些出自观察感受
的理性见识， 很突出个性地显示了作者孙翠
翠作品的深刻洞察力量， 也将这部作品推向
了同类题材文学作品的高度。

《最后的龙爪沟》 是作者孙翠翠满怀真
情， 包含泪水与长期深入观察思考的一种文
学表达。充溢着现实的悲悯和关爱，流露出真
诚负责的社会使命担当精神。 作品如同生长
于深厚土地上的大树， 具有坚实的社会人生
基础和生活滋养，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都
显示出生机和蕴含力量。 即使像对多年被人
们几乎流于笑谈的“老蒯”的传奇人生故事，
其实也都包含着很多的风霜内容。 作家在一
个山村， 在几户人家的历史现实经历改变情
形上着眼落墨， 几乎接近生活原本面貌的朴
素呈现，但却能够有对整个中国农村、农民和
农业的侧影表达。 这是典型深入选择思考的
功夫所在， 是以小见大的文学表现的特点效
果表现。

作品似乎很少见出人为的文学技巧经营
结构痕迹， 但生活本身的鲜活曲折和丰富性
生动形象地补救了这样的欠缺， 使读者在自
然地陷入人们生活情景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提
出更多的文学技巧要求。自然，这只是孙翠翠
文学道路的开始， 可是因为她对文学的真诚
态度和方向规律的理解，使她出手不凡，让人
们对她有更进一步的期待。《最后的龙爪沟》
的出现， 无疑是对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一
个丰富，它在个性表达和认识思考深度上，也
是对如今依然存在的农村、 农民和农业发展
方向格局的一种理性观察， 具有很好的价值
及参考作用。自然，它对于各地许多依然处于
焦虑、困惑和无奈状态的农民，更是一种真诚
和形象事实的提示警策。

2018年 3月 31日 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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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动的农民命运书写
———孙翠翠报告文学《最后的龙爪沟》序

李炳银

书评摘发

孙翠翠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龙爪沟》是一部及
时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 她以还乡人的视角，描绘故乡
东北小山村龙爪沟的平民百姓， 在改革开放历史大潮
中，生存状态，生活习俗，以至赖以生存的土地家业发
生巨大变化，面对日益精进的现代化进程，农民们憧憬
着美好未来，经历着变化的阵痛，五味杂陈，既享受着
乡村改革的获得感，也体验着传统习俗“最后的”不忍
不舍。 作品通过几组人物的经历和不同生活场景，以今
昔对比的变化，城乡转换的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当今农
村特别是欠发达山村的现实面貌， 也表现了在现代化
进程中，振兴乡村的迫切性。 因此，这部追踪当下农村
社会变革，颇接地气的扎实之作，适时地对党中央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的一次文学呼应。

“最后的龙爪沟”，题旨见作者用心，作者希冀这个
小小山村革故鼎新，一切成为“历史”，一切从新开始。
作者以几万言的篇幅，以真实的人物故事和生动细节，
描绘了乡亲们（很多是作者的亲戚友人）各类人物，在
生活中的喜忧， 行事上的谨慎与放达， 个性上善良爱
心， 以至秉性上的狡黠愚顽， 也对渐渐失落的农耕习
俗，有着不舍的情怀。 亲情拥抱故土，以现代性理性思
维观照乡梓，是作品弥散的气息。 最后，龙爪沟的开发，
乡村振兴没有时间表， 作品只是原生态地表现农民们
的现实生活情态，乡里人情，世态百味，心灵诉求。

孙翠翠的报告文学《最后的龙爪沟》是一篇以小见
大的作品，其一是篇幅小，才几万来字的篇幅，却涵盖
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六十余年的生活史； 其二是角
度小， 作者选取了东北一个村子的自然屯龙爪沟作为
叙述对象，龙爪沟最繁盛的时期也就 100 来户居民，如
今仅剩下十九户居民， 相对于广袤的农村应该是一个
很微小的点了，但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小村庄，剖析
了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当前土地与农民
的复杂关系。 《最后的龙爪沟》还是一篇在报告文学写
作上有独创之处的作品， 它既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的
紧贴现场记录真相的特点， 又吸收了散文自我叙述的
优长，而且还慎重地采取了小说情节化的手段，因而使
作品既具有真实的力量，又不乏文学的感染力。

我说这部作品是以小见大， 大到对中国农业发展
的整体思考。作品通过龙爪沟这个村庄的历史和现状，
说明了中国农村根本性的突破就是要从改变传统农业
生产方式做起，土地流转为这一突破提供了可能性。但
如何有效地进行土地流转， 不要使其变质为商人们攫
取土地和财富的手段； 如何让农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土
地流转，并能真正由此而改变命运，这些都是需要我们
认真思考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文学呼唤
———读《最后的龙爪沟》

王必胜

以小见大 引而不发
———读孙翠翠的报告文学《最后的龙爪沟》

贺绍俊

当下农村困境鲜活的文学标本
李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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